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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镇以镇中间横
穿而过的一条溪上大桥
为界，南北走向分成两部
分，北边地势高，叫上街；
南面地势低矮，过了桥
顺着一截斜坡路延绵下
来，就是下街。上街多
商铺，街道用鹅卵石辅
成，手巧的匠人不仅把
小石子匀称平整地辅在
道路上，而且时不时编
排出各种石头花形、图
案、边框，镶嵌道路中，
古老的石子街路显得优
雅美丽。它光滑、顺溜、
整洁，最要紧的是，下雨
天行走石子路上，脚底不
沾泥巴。街道两旁依次
开着一间间店铺，有做
衣服的裁缝店，有终日
炉火红红叮叮当当敲打
不停的打铁店，有香气
打着旋儿随风扑鼻而来
的国营包子大饼店，有
店主立在镜子前低头弯
腰替客人理发的剃头
店，还有开着大门人来
人往的供销社百货商
店。白鹤镇位于天台县
西北部，过了关岭就是
新昌县，五天一市集，逢
一逢六开市。到了市集
那一天，不仅周边村民
纷纷前来赶集，新昌那
边也有不少商人前往。
街上人挨人，河水一样
川流不息，多得几乎要挤
破两旁的小店铺，道路更
加拥挤不堪。

下街民居点集中，

商铺稀少，人流相应减
少，道路显得宽敞许
多。很多政府机关设
立其中，像派出所、法
院、农科站，还有两所
中小学校以及电影院、
医院等都位于下街。

我的活动区域多
数集中在那条玉带般
的小溪边。说它小溪，
其实不小，河床宽阔，
堤岸高高，两边树木草
丛随意生长，溪上的大
桥又长又宽，上面能开
汽车。春天，小溪岸堤
坝上的茅针抽出来了，
小伙伴们一人拔一大
把，边玩边走边剥边
吃。有时，会钻进麦地
里寻找荠菜，荠菜躲在
麦田里晒不到阳光，来
不及开花，又肥又嫩。
夏天到，太阳猛了，挡
不住热时，就溜到溪边
的竹林里纳凉。夏季
暴雨来袭，东北边群山
雨水一齐倒入溪中，溪
水犹如愤怒的奔马。
多数时候，溪水恰似妙
齡少女，苗条而细长，
活泼、清澈，跳跃在圆
溜溜的鹅卵石间，“叮
咚、叮咚”，一路欢歌一
路前行。

小溪过了桥向南转
一个大弯，旁边有一大
片湿地，林木茂盛，间杂
生长着水草野花，是个
天然的湿地公园，更是
我们玩乐的好去处。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白鹤镇也不例
外，下街的电影院、医院、中学、小
学，有的选了新址建造扩大，有的
在原址周边扩建。上街的店面房
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逢市
集，人气更旺，生意愈加兴旺。

白鹤镇原形如一根南北走向
的长带子，所有房屋沿着石子街
路建造。这以后，开始慢慢向东
西方向发展了，上下街都新造了
好几条东西走向的水泥路，其中
记忆最深的是下街有一条通往医
院的长寿路。上街有一条连接百
货大楼的新路，因为地理优势，那
里顷刻发展成为一条商业街，一
到市集，卖衣服的、卖水果的、卖
小百货的、卖山珍野货的，各自就
地起摊，叫卖声此起彼伏。

1987年我高中毕业，离开白
鹤镇。

一别三十余年，将要再次踏
上白鹤镇时，我内心十分激动。
烟雨江南中的那个小镇，小镇边
上的那条小溪，以及挨着小溪的
那片小树林，儿时的我曾经无数

次来到那里，看溪水，采小花，坐
在光洁的鹅卵石上，脚踩柔软光
滑的细沙……

去白鹤镇参加同学会，出发
那一天，乘老同学的车子前往。
老同学熟门熟路（她有两个姐姐
住在白鹤镇，是白鹤镇的常客），
我却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眏入眼帘的
全是现代感强烈的崭新建筑，大
街小巷整洁宽畅，镇上面积扩大
数倍，车子七弯八拐处，满眼繁
华。到了学校，得知校园早已迁
址，新校园崭新高大，蒸蒸日上，
看到了教室、宿舍、操场、杨树、月
季花……一切熟悉而又陌生。

时间仓促，甚至没看到那条
弯弯袅袅的小溪，有点怀疑是不
是来错了地方，但是高德地图上
明白显示：天台县白鹤镇。错愕
惊叹之余，心中又生出欣慰：白鹤
镇的变化，不正是全国各地大大
小小城镇脱胎换骨的演变历程
吗？往昔的美好长久地留在了记
忆中，面前欣欣向荣的小镇更让
人欣喜期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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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二
岁的孩子眼
神尖，接受新
鲜事物的速
度跟天上飞
的飞机差不
多快。那一
年我随父亲
移居至天台
县白鹤镇，转
学插班就读
于白鹤中心
小 学 四 年
级。不出半
年，对白鹤这
座小镇已经
摸索得熟门
熟道了。

B 镇上也有好玩的地
儿，起初是一家废品收
购站，捡几个玻璃瓶可
以换几毛钱，拿到钱去
不远处的冷冻厂兑棒冰
吃。后来另外又找到一
个收购站，可以卖掉自
己种植上来的蓖麻籽，
买弹子跳棋玩。再后来
发现还有一个更好的去
处：一间小小的小人书
屋，里面靠墙木架上全
是一本本连环画，一毛
钱可以看上整整一个下
午，比在外面到处撒野
有趣多了。当然，还有
街角转弯处那诱人的

“青草糊”，两分钱一杯，
喝下去清凉甜口……这
些，都是白鹤镇的魅力
所在。

当然，还有那朴实
纯粹的民风民俗。街上
居民不像家乡那样，一个
村庄只有一两个姓，这里
居住着许多像我一样的
外来人口，可谓百家百
姓，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
的善良本性。那时候许
多单位还没有宿舍，员工
就近租住在当地居民家

中。我们初来白鹤镇时，
一家人就住在下街电影
院旁一户人家的二楼。
屋主夫妇均是镇上学校
里的教师，为人谦和，对
我们客客气气的。楼梯
安置在当中，把二楼隔成
两间，我们住一间，对面
租住的是一位单身的中
学历史老师，象山人，性
格豪爽。同学中还有父
母当医生的、做包子点心
的、开照相馆的，我去串
门，他们都热情相待。
一位同学的爸爸，教我
们打过篮球，还有一位
同学的外婆，慈祥且衣
着清爽，总是一边干着
针线活，一边给我们讲
那些老而又老的神鬼故
事，常常听得我忘了时
间，忘了回家。好在那
时小学生的作业不多，
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基
本上放学前已在学校做
好了，大人们也没像现
在这样那么卷那么焦
虑，并不怎么看管督促
我们，只要掌握好一日
三餐这个时间点，我们
有很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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